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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西南之“徼暠与“徼外暠地理概念考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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暋暋摘要:在汉代文献中“徼暠、“徼外暠多出现在对西南地区夷汉人群的界定中,而这种界定往往是一种地理上的表

达,“徼暠内和“徼外暠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面貌。作为一种地理边界和地理区域,随着汉代政治地理的扩张,“徼暠

和“徼外暠亦不断地发生时空变动,反映了汉代西南边疆极具弹性的变化特征,并在不同语境下具有多元的地理意

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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暋暋一暋汉代西南之“徼暠的两种基本涵义

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汉代文献中出现了大量的关

于“徼暠、“徼外暠的记载。“徼暠字出现在对西南夷地

区的描述中最早见于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:“秦时常

頞略通五尺道,诸此国颇置吏焉。十余岁,秦灭。及

汉兴,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暠[1]2993;《汉书》亦有“皆
弃此国而关蜀故徼暠[2]3838的说法。笔者认为“关蜀

故徼暠栙 里的“徼暠应当是指蜀地边防的关口。
在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中,“徼暠一词大都出现在对

西南地区的描述中,常以“徼外暠称之。概括而论,汉
代的“徼暠有两种基本涵义。

一为汉帝国西南边疆地区汉人和蛮夷分布区的

边界,以及设置在这一边界上的关塞、亭障等防御景

观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有“司马长卿便略定西

夷,邛、筰、冄栚 、駹、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。除边关,
关益斥,西至沫、若水,南至牂牁为徼暠一句,司马贞

《索隐》引张揖云:“徼,塞也。以木栅、水为蛮夷

界。暠[1]3047,3048《汉书 · 佞幸传》邓通 “盗出徼外铸

钱暠,颜师古注曰:“徼犹塞也。东北谓之塞,西南谓

之徼。塞 者,以 障 塞 为 名。 徼 者,取 徼 遮 之 义

也。暠[2]3723,3724《史记》“分卒守徼乘塞暠,司马贞《索
隐》释“徼暠云:“徼谓边境亭障。以徼绕边陲,常守之

也。暠[1]2600,2601由上可知,“徼暠既有边疆地区汉夷边

界的意思,又表达了设在边地的亭障关塞之意。
二为在边境地区进行的巡守、放哨。如《后汉

书·董卓传》:董卓为凉州兵马掾,“常徼守塞下暠,李
贤注引《说文》曰:“徼,巡也暠[3]2319,有巡守、守卫、巡
视的意思。

由此又引申出“徼外暠一词,乃泛指地域和人群

相对模糊,游离于汉帝国政治地理边界以外的荒蛮

之地。
二暋汉代西南之“徼暠与“徼外暠的时空扩展

通过对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中相关记载的

梳理,我们发现,在汉代,“徼暠所表达的地理边界和

“徼外暠指示的地理区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,而是随

着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经营与开发而有所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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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常用“徼外暠一词来指示与汉政权

直接管辖地或汉文化圈判然区别的化外之地,但“徼
外暠所指却往往不同。

随着汉朝西南政治地理的扩张,“徼暠随之不断

向外推移,与此同时原属于“徼外暠的地域亦不断被

纳入“徼暠内,成为汉政治圈和文化圈的边缘地带。
《史记》称:

暋暋西南夷君长以什数,夜郎最大;其西靡莫之

属以什数,滇最大;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,邛都

最大:此皆魋结,耕田,有邑聚。其外西自同师

以东,北至楪榆,名为嶲、昆明,皆编发,随畜迁

徙,毋常处,毋君长,地方可数千里。自嶲以东

北,君长以什数,徙、筰都最大;自筰以东北,君
长以什数,冄駹最大。其俗或土著,或移徙,在
蜀之西。自冄駹以东北,君长以什数,白马最

大,皆氐类也。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。[1]2991

这些“巴蜀西南外蛮夷暠原本处于汉帝国政治和

文化圈以外,但到了汉武帝时代,“司马长卿便略定

西夷,邛、筰、冄、駹、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。除边关,
关益斥,西至沫、若水,南至牂牁为徼,通零关道,桥
孙水,以通邛都暠[1]3047,原先蜀地与蛮夷边界的“故
徼暠向西、南推移至沫、若水和牂牁江一带,并在这一

区域 内 设 置 郡 县 进 行 有 效 管 辖。元 鼎 六 年 (前

111),“南粤破后,及汉诛且兰、邛君,并杀莋侯,冉駹

皆震恐,请臣置吏。以邛都为粤嶲郡,莋都为沈黎

郡,冉駹为文山郡,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暠[2]3842;又
“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、莋可置郡。使相如以郎

中将 往 谕,皆 如 南 夷,为 置 一 都 尉,十 余 县,属

蜀暠[2]3839。
其实,早在秦代,西南夷与汉族人群的边缘地带

已设立郡县。司马相如曾对汉武帝说:“邛、筰、冄、
駹者近蜀,道亦易通,秦时尝通为郡县,至汉兴而罢。
今诚复通,为置郡县,愈于南夷。暠[1]3046《汉书》也说:
“秦时尝破,略通五尺道,诸此国颇置吏焉。暠[2]3838然

而,西汉初年,由于多年战乱,加之北方匈奴的侵扰,
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长期采取“关蜀故徼暠的政策,
断绝了往来,所以西南之“徼暠一度内缩。至汉武帝

时,重新开拓西南边疆,并在西南夷地区“为置郡

县暠,设越嶲、沈黎等郡,青衣、髦牛诸县进行管理,实
行汉夷分治的措施;至天汉四年(前103),“并蜀为

西部,置两都尉,一居髦牛,主徼外夷,一居青衣,主
汉人暠[3]2854。对归附后的西南夷采取不同于汉人的

治理模式,“逐渐在郡县区之外普遍设立不同于郡县

体制的地方行政建置,开始构筑中国的外边疆暠[4]。
所谓的“故徼暠以及其向西、南移动至沫、若水和牂牁

江一带新形成的“徼暠,不仅反映出汉代西南边界的

推移,同时又包含着边境塞障的重新构置。即如余

英时所云:“每当归降蛮夷被划定为内蛮夷的时候,
从前设立用以将他们与汉人隔离开来的边境塞障就

会撤除。暠[5]63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,在西南地区不

能像北方边塞一样修筑长城那样连绵而浩大的防御

工事,来区界汉人与夷狄的地域范围,故而旧的塞障

(“故徼暠)撤出之后,新的塞障(“徼暠)便依托山川等

天然屏障,并在交通要道和隘口设置人工塞障作为

防御据点,以此构成西南地区新的汉夷边界体系。
其实,在塞北地区,有天险可凭者,亦常善加利用,构
筑边防体系。汉元帝时,侯应在谈到武帝所设长城

时说:“起塞以来百有余年,非皆以土垣也,或因山岩

石,木 柴 僵 落,溪 谷 水 门,稍 稍 平 之,卒 徒 筑 治

……暠[2]3804这与西南之“木栅、水为蛮夷界暠颇为类似。
在秦、西汉时代,由于史家们只能了解到“徼暠之

内汉朝政权所能延伸到的地方的情况,对“徼外暠的
世界不甚明晰,故而所说的“徼外暠,表达的只是一个

相对模糊的地理区域。这一时期“徼暠所指示的边界

在不断地随汉帝国的拓疆进程而西进,但人们只知

“徼外暠有与汉朝截然迥异的地域和人群,却不知其

具体情况。《史记》对西南夷的记述仅止于“徼暠,对
徼外的山川河流等地理概况以及人群分布、社会生

态等几无涉及。《汉书》大体上沿袭《史记》体例,虽
然对“徼暠内的记载略有增益,但对“徼外暠则往往不

着笔墨。如在描述西南地区河流的源头时只云:某
水出徼外至某地入某水或某江,对该河流在“徼外暠
的发源和流向及其水文状况则不甚清楚。如:“甸氐

道,白水出徼外,东至葭明入汉,过郡一,行九百五十

里暠[2]1597,这里记载的白水只涉其进入武都郡后的

情况,对其在“徼外暠的情况则只字不提。又如:“旄
牛,鲜水出徼外,南入若水(今雅砻江)。若水亦出徼

外,南至大莋入绳,过郡二,行千六百里。……汶江,
渽水(今大渡河)出徼外,南至南安,东入江,过郡三,
行三千四十里暠[2]1598。所谓“若水过郡二暠,指若水

进入“徼暠内后经过蜀郡、越嶲二郡;渽水则经过蜀

郡、越嶲、犍为三郡,在今乐山附近入长江。所记“千
六百里暠、“三千四十里暠,则为若、渽两河水进入蜀郡

以后的流程。至于若水、渽水源于徼外何处,在徼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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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流向、流经地方及流程等等,均无记述。当然,一
旦斥关拓边,原先“徼外暠的蛮夷内属之后,作为边界

的“徼暠便进一步向外推移,过去的“徼外暠变成“徼暠
内,过去化外之地的蛮夷便成为汉政府统辖下的边

境少数民族,相应地便成为史家记述的对象。
东汉时期的情况似略有不同,由于内地与边疆

交流的加强,人们对于汉代西南之“徼暠和“徼外暠的
情形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在南朝宋人范晔的《后汉

书·南蛮西南夷传》中,“徼外暠一词不仅频繁出现,
而且还呈现了一些新的特征。

其一,“徼暠作为边界具体到某某郡或县,并且郡

(县)徼外蛮夷的名称和族属类别逐渐明晰。如《后
汉书·南蛮西南夷传》有“西南夷者,在蜀郡徼外暠,
“(和帝)永元六年,(广汉)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

义,遣使译献犀牛、大象。九年,徼外蛮及掸国王雍

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暠,“十二年,髦牛徼外白狼、楼
薄蛮夷王唐缯等暠率种人“归义内属暠,安帝永初元

年,“蜀郡三襄夷种与徼外汙衍种并兵三千余人反

叛,攻蚕陵城,杀长吏暠之类的记载[3]2844,2851,2857;而
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也有“南接蜀、汉徼外蛮夷暠之

语[3]2869。由此可见,随着东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

发经营的推进,“徼外暠所指示的地域和人群已经不

再那么模糊,而是渐趋具体。
其二,“徼外暠蛮夷与汉朝的互动渐趋频繁。如

东汉永平十二年(69)春正月,“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

率内属,于是置永昌郡,罢益州西部都尉暠[3]114;和帝

永元十二年(100),“髦牛徼外白狼、楼薄蛮夷王唐缯

等,遂率种人十七万口,归义内属暠[3]2857;安帝永初

元年(107)春正月癸酉朔,“大赦天下,蜀郡徼外羌内

属暠[3]206;安帝元初三年(116),“郡徼外夷大羊等八

种,户三万一千,口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,慕义内

属暠[3]2853。不仅原居于汉朝化外之地的“徼外暠蛮夷

开始率众内附,而且汉代还设置管理机构治理“徼
外暠蛮夷。

其三,“徼暠作为边疆概念的表达话语,开始出现

普遍化的趋向。随着汉代边疆的拓展,在人们心中,
“徼暠作为一种区分汉人和蛮夷居住区域的边界,不
仅用于西南地区,而是逐渐形成人们普遍认同的边

界概念,成为边疆话语体系的一部分;它的使用地域

亦扩展到汉代的东北、岭南边疆地区。如在东北地

区,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(49)春正月,“辽东徼外貊

人寇右北平、渔阳、上谷、太原暠[3]76;据说,“乐浪郡

徼,去其国万二千里,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

里暠[3]2820。在东南部,亦用“徼外暠来表述化外之地。
如建武十二年(36),“九真徼外蛮夷张遊率种人内

属暠[3]60;建武十三年(37),“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、
白菟暠[3]2836;章帝元和元年(84),“日南徼外夷献生

犀、白雉暠[3]145。
可见,汉代“徼暠、“徼外暠作为边疆地理界限和化

外之区的概念,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皆有一定

的演变,这相应反映了汉代在西南边疆和边疆区域

的扩展过程。
三暋西南之“徼暠与“徼外暠地理语境的多元性

在汉代文献中,“徼暠、“徼外暠作为一种地理概念

在不同语境下表达着不同的地理内涵,所表达的不

只是一种简单的地理界限,更涵盖了人群区分和族

群认同、生态结构、文化差异等诸多方面,表达着多

元的地理意义。
(一)人群区分和族群认同的边界

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等记述汉代历史诸

多场景的文献中,“徼暠或“徼外暠都在试图建构一种

西南边缘地区人群的区分体系。“西南夷暠作为特定

的区域性人群统称,最早出现在《史记》中。然而,关
于汉代西南夷涵盖的地理范围,至今诸家说法各异。
方铁认为,“汉代西南夷包括今云、贵和川西南地

区暠[6];童恩正则认为,“司马迁以巴蜀为中心叙述了

其南方的贵州西部、西南方的云南滇池地区、洱海地

区、四川西昌地区、凉山彝族自治州、西部的雅安地

区、西北的阿坝藏族自治州及北部的甘南武都地区

的少数民族,而概括地成为‘西南夷暞暠[7]87;石硕认

为,《史记》时代的“夷暠是对西南地区人群的泛称,而
在《后汉书》、《华阳国志》中则变成一个明确的族群

类别[8];邹立波则进一步认为,汉代文献中“徼外暠一
词已成为构建汉代西南夷人群区分体系的重要标

识[9]。
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所述由南至北为夜郎、滇、

邛、嶲、昆明、徙、筰都、冄駹、白马九个部落,应当是

汉初蜀故徼以西、以南的部落,是处于汉“徼外暠的人

群。然而,西南夷的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,随着汉

帝国向西南疆域的扩张,西南夷所涉之范围界线亦

在移动。如哀牢夷原处“绝域荒外,山川阻深,生人

以来,未尝交通中国暠,至建武二十七年(51),其王

“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,口万七千六百五

十九,诣越嶲太守郑鸿降,求内属光武封栗等为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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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。自是岁来朝贡暠[3]2848-2849,使得西南夷范围扩展

至今天的保山、潞西、大盈江、太平江一带。
不过,虽然“徼暠作为西南汉、夷人群区分的边界

在变化,但是“徼外暠和“徼暠内的地理界线并不是十

分严格,即便随着西南地区的开发,“徼外暠的人群部

落逐渐明晰,但“徼暠表达的仍然是一个较为笼统的

边界概念,在这一边界内外不断地上演着族群认同

的诸多变化。在这里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。
其一,在“徼外暠和“徼暠内都可能存在蛮夷人群。

只是“徼暠之外的蛮夷处在汉朝政权控制之外,“徼暠
之内的蛮夷归附汉朝之后,汉朝在这一区域设置了

郡县。如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云:“相如使略定西南

夷,邛、筰、冉、駹、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,除边关,暡边
关暢益斥,西至沫、若水,南至牂牁为徼,通灵山道,桥
孙水,以通邛、莋。暠[2]2581颜师古注引如淳曰:“斯榆

之君等自求去边关,欲与牂牁作徼塞也。暠[2]2582斯榆

之君内附后,汉朝取消原来的边关,将“徼暠西、南移,
使其成为汉政权管辖下的“化内暠之蛮夷。因此,这
里的“徼暠是作为“化内暠之蛮夷与“化外暠之蛮夷的区

分边界。
其二,在“徼暠内归附为汉朝少数民族的部落人

群与汉政府的关系并非是稳定的,而是随着汉中央

政权的强弱变化以及西南边郡经营政策的得失而时

常叛服不定。如汉平帝元始元年(公元元年),“牂
牁、谈指、同并等二十四邑,凡三万余人皆反暠,三年

后“姑缯、叶榆复反暠[2]3843;及王莽坐大,西南夷乘机

反叛,“益州郡夷栋蚕、若豆等起兵杀郡守,越嶲姑复

夷人大牟亦皆叛,杀略吏人暠;灵帝熹平五年(176),
“诸夷反叛暠[3]2846,2847。不过,也有蛮夷率众内附的

情况出现。如明帝永平十二年(69),“哀牢王柳貌遣

子率种人内属暠;和帝永元六年(94),“郡徼外夷敦忍

乙王莫延慕义,遣使译献犀牛、大象暠,永初元年

(107),“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暠;
安帝永宁元年(120),“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

朝贺,献乐及幻人暠[3]2849,2851。可见,“徼暠作为人群

区分的边界,是常常来回摆动的。“徼外暠和“徼暠内
的人群可分为三个部分:一为“徼暠内汉人;二为内附

后徼“内暠夷人;三为“徼外暠夷人。
在族群认同的语境下,“徼暠作为对族群边界的

地理表达,往往通过对竞争性生存资源进行地理划

分体现出来。王明珂就认为:“族群认同并不是严格

按照体质、文化、语言等特征来界定同一族群,而是

在对生存性资源竞争的现实环境中,人们通过对自

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和改变原有的记忆,并不断地

确立 一 种 新 记 忆,从 而 使 得 族 群 边 界 维 持 和 变

迁。暠[10]21据《史记》记载,夜郎、滇、邛都为耕田且定

居的群落;嶲、昆明为随畜迁徙的游牧群落;白马、
徙、筰都、冄駹等为半游牧半农耕的群落。川西高原

有大量的山间河谷地带,海拔较低,气候相对温暖湿

润,有利于小规模的农业生产,但是高原整体的生态

环境比较脆弱,因此大多情况下农牧混合经济景观

形态比较常见。地处“徼外暠川西高原的西南夷人群

为了获得高原东部边缘“徼暠内的生存资源,常常主

动内附为汉王朝的属国或者被设置郡县管辖,或学

习汉朝文化,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华夏认同。因为在

华夏心目中,只有“徼暠内的人群才会相对得到承认,
从而有资格共享资源,“徼外暠则反之。史载:“夜郎

旁小邑皆贪汉缯帛,以为汉道险,终不能有也,乃且

听蒙约。还报,乃以为犍为郡暠[2]3839;“邛筰之君长

闻南夷与汉通,得赏赐多,多欲愿为内臣妾,请吏,比
南夷暠[3]3046;“桓帝时,(牂牁)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

裔,不知礼义,乃从汝南许慎、应奉受经书图纬,学
成,还乡里教授,于是南域始有学焉暠[3]2845。可见,
西南夷人群为获取竞争性生存资源,不仅在政治上

主动向汉朝臣服,而且善于向华夏学习文化。当然,
一旦设置郡县,则未免赋税繁重,或者受到地方官苛

捐盘剥,于是内附之夷人也经常反叛。
(二)汉代“贡纳体系暠的西南界限

在汉代帝国统治秩序下产生了“郡县行政体系暠
和“贡纳体系暠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。对臣服于汉帝

国的边境少数民族,汉朝廷常将其置入贡纳体系下,
实行羁縻统治。于是,在帝国的边缘地区形成了内、
外两个边疆。内边疆指归附汉朝的边境蛮夷(即堡

塞蛮夷)与汉朝内部汉人之间的界限;外边疆指归附

汉朝的蛮夷与远离汉帝国且不受汉帝国控制的蛮夷

之间的界限。余英时将其称之为“内蛮夷暠和“外蛮

夷暠[5]61。拉铁摩尔则将这种情况谓之边境的“内边

疆区域暠和“外边疆区域暠,并将“内边疆区域暠称为

“贮存地暠,认为“内边疆区域暠与中国的联系更为紧

密,北部南下民族进入中国之内时,有一部分仍留在

北部邻近长城的地区,保护其原有的土地,一面遭受

从更北部下来的敌对部落的攻击,他们有时依附于

草原上的同宗,有时却依附于中国农业区与城市,与
边疆汉人存在脱离中国的趋势(强度并不总是一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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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对应,也存在边界牧人脱离远方游牧民族的趋势;
而“外边疆区域暠则很少参与对中国的直接袭击,多
半是一个普通和谐的游牧社会占着优势[11]161-162。

其实,在汉帝国的西南边疆存在着同样的情况,
西南这种“内边疆区域暠即是汉帝国贡纳体系的组成

部分,“徼暠正是区分“内边疆区域暠和“外边疆区域暠
的一道界限。内部蛮夷之所以愿意受汉帝国的控

制,是因为在贡纳体系下,他们才能够和汉朝进行合

法贸易,并获得帝国丰厚的赏赐,以补充他们原本不

足的生存资源。夜郎诸小国“贪汉缯帛暠、邛筰之君

长为“得赏赐多暠而请求归附,皆属此类。这种贡纳

体系背后的政治意义,是汉帝国通过经济的赠予而

获取蛮夷对帝国统治的承认和臣服。当然,随着汉

帝国向西南边疆经略的深入,作为“贡纳体系暠西南

边界的“徼暠亦向前推移。
(三)自然与经济生态边界

西南夷人群大致分布在川西高原、云贵高原的

山间纵谷地带,它的东部便是汉朝四川盆地的巴蜀

地区。以“徼暠为标识的两者的边界地带,也是区分

两者不同的自然生态与经济生态的界线。川西高原

特有的生态环境决定着它的经济行为方式的选择,
自然和经济生态处在相互影响的联动过程之中。正

因为“徼外暠有着与“徼暠内不同的生态景观,所以西

南夷成为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异族意象之一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中将这一地区的

人群及其经济形态进行了区分:(1)夜郎、滇、邛,这
些是“魋结,耕田,有邑聚暠;(2)嶲、昆明,这些是“皆
编发,随畜迁徙暠;(3)徙、筰都、冄駹、白马,这些是

“或土著,或移徙暠[1]2991。与此生计方式相对应的是

特定的地域环境。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传》记滇王

之地为“河土平敞,多出鹦鹉、孔雀,有盐池田渔之

饶,金银畜产之富暠[3]3846。可见,处于云贵高原西部

山谷地带的滇池地区的人群,不仅从事农耕,而且富

于渔猎畜牧经济;地处云贵腹地的夜郎所在的“牂牁

郡地多雨潦,俗好巫鬼禁忌,寡畜生,又无桑蚕,故其

郡最贫暠[3]3845;筰都夷地区,“峭危险峻,百倍岐道暠,
自然地势相当险峻;冉駹夷地区,“土气多寒,在盛夏

冰犹不释,故夷人冬则避寒,入蜀为佣,夏则违暑,反
(群)暡聚暢其邑。皆依山居止,累石为室,高者至十余

丈,为邛笼。又土地刚卤,不生谷粟麻菽,惟以麦为

资,而宜畜牧暠;白马氐地区,“土地险阻,有麻田,出
名马、牛、羊、漆、蜜暠[3]2855,2858,2859。而汉代“徼外暠西

南夷地区整体的自然和经济生态画面则是“荒服之

外,土地墝埆。食肉衣皮,不见盐谷暠[3]2856。“徼暠作
为生态地理的界线,表达了两种迥然不同自然生态、
经济生态景观。汉帝国在西南边疆的扩张,则是力

图达到当时农耕民族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。
(四)文化边界的标识

基于自然和经济生态的地理基础,“徼外暠和

“徼暠之内呈现着两种完全迥异的文化景观。在中原

统一的华夏帝国眼中,对帝国边缘地区和边界以外

的“蛮夷暠群体有着天然的歧视心态,华夏和蛮夷的

文明程度差距甚远,但双方的文化可以进行一定程

度的交流和互动。在文化上,“徼暠之内的蛮夷不断

地吸收华夏文化,从而不断缩小与华夏之间的文化

差距,以至内化为汉政权之内的“编户齐民暠;“徼暠之
外的蛮夷则由于处于王朝控制之外,而与华夏间的

文化隔阂渐深,文化鸿沟很难填平[9]。因此,从文化

的角度分析,“徼外暠与“徼暠内代表的是两种文化认

同,“徼暠也就成了不同文化的界标。
尽管不能否定史家对汉代西南夷存在种种偏见

甚至歧视心态,但“徼外暠的西南夷部落人群与中原

大一统王朝代表的华夏人群在风俗语言、宗教信仰、
丧葬礼仪、衣着装饰、尊卑秩序、饮食居住等诸多方

面差异颇大,却也是不争的事实。《后汉书·南蛮西

南夷传》所记牂牁郡“俗好巫鬼禁忌暠,“不知礼仪暠;
哀牢夷“种人皆刻画其身,象龙文,衣皆著尾暠,“人皆

穿鼻儋耳暠;筰都夷“其人皆被发左衽,言语多好譬

类暠;冄駹夷“贵妇人,党母族。死则烧其尸暠,“皆依

山居止,累石为室,高者至十余丈,为邛笼暠;因此,总
体上给予“徼外暠西南夷以“缓耳雕脚之伦,兽居鸟语

之类暠之评语[3]2845;2848,2849;2854;2858;2861。
需要指出的是,分布在“徼暠内的蛮夷部落由于

主动或被动的受汉文化的熏陶,其文化逐渐向华夏

文化靠拢,并趋于一致;但“徼外暠的人群则始终保持

着原始的文化风俗,随着汉王朝政治地理的扩张,
“徼外暠可能变成“徼暠内。于是,“徼暠作为文化界标,
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分界线,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

为不同文化交融和演进的过渡地带。

综上所述,汉代文献中普遍出现于西南地区的

“徼暠这一名词,作为一种边疆地理概念在时空变迁

中表达着丰富的内涵,随着汉代中央王朝在西南地

区统治势力的消长,作为边界的“徼暠和作为地理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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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的“徼外暠亦处在动态变化之中,这种变化既有空

间意义上的,也有时间维度下的,同时,这种时空过

程反映了汉代西南边界极具弹性的变动特征。作为

边疆话语体系的表述元素之一,“徼暠和“徼外暠在不

同语境下表达着不同的地理事象,涵盖了人群区分

和族群认同、贡纳体系、自然与生态结构、文化差异

等诸多面相。

注释:
栙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有“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,诸此国颇置吏焉暠,《汉书·西南夷传》同说,可见秦在西南夷设置了郡县,置

有守吏,那么秦朝蜀郡与西南夷之间的“徼暠(关隘)应该是开通而不是关闭的。又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云“邛、筰、冄、駹者

近蜀,道亦易通,秦时常通为郡县,至汉兴而罢。今诚复通,为置郡县,愈于南夷暠,此句中“汉兴而罢暠与“汉兴,皆弃此国暠说
明秦灭汉兴时,“诸此国暠与汉王朝之蜀郡间的通道只能是关闭而不是开通的。而司马相如说“今诚复通,为置郡县,愈于南

夷暠则更加说明在邛、筰、冄、駹等族群内附之前这些关哨是关闭的,所以他们归附之后才会“复通暠。正因为之前是关闭的,
所以巴蜀民只能“窃出暠到故徼之外进行民间商贸活动。如果是“开蜀故徼暠,便无“窃出暠之谓了。另,“開暠、“關暠古字形相

近,后人传抄《史记》的过程中讹“關暠为“開暠亦有可能。
栚“冄暠,同“冉暠。本文所引《史记》、《后汉书》中皆记为“冄暠,而《汉书》中则记为“冉暠,皆指西南夷之一族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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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DiscussionontheGeographicConceptsof“Jiao暠
and“Jiaowai暠inSouthwestChinaintheHanDynasty

WU Hong灢qi,HAN Hu灢tai
(HistoryandGeographyResearchCenter,JinanUniversity,Guangzhou,Guangdong510632,China)

Abstract:TheChinesecharacter“Jiao暠and“Jiaowai暠frequentlyappearintheliteratureof
theHandynastyasadefinitionof“Han暠and“Yi暠ethnics,butthatdefinitionisonlyfromthe
geographicangle.“Jiao暠and “Jiaowai暠aretwodifferentecologicalfeatures.Asageographic
boundaryandarea,“Jiao暠and“Jiaowai暠experiencedspatiotemporalchangesalongwiththepo灢
liticalandgeographicalexpansionoftheHandynasty,reflectingtheflexibilityinchangesinthe
southwestboundaryoftheHandynasty,asthesametime,“Jiao暠and“Jiaowai暠havemultiple
geographicalsignificances.

Keywords:theHandynasty;Jiao;Jiaowai;boundary;southwestethnic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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